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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中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朱育帆教授设计的“

香山81号院”获得住区设计奖，填补了国内在此方面的一个

空白。近日，景观中国网记者李先军对朱教授进行了独家专

访，就该项目的一些具体情况及中国景观现状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朱育帆教授，去了解他的景

观设计哲学。 李先军：14 日，ASLA 公布了今年的获奖名单

，您的作品香山81 号院荣获住区设计奖，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这是中国第一个获ASLA 住区设计奖的项目，填补了国内的

一个空白。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奖项？ 朱育帆：谢谢。相对

来说，我还是比较平淡的看待这次获奖的，我感觉这是与国

势有关的，如果整个国力得到很大提高的话，各个“角落”

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景观只是社会的一个“切片”，而景

观里面可能还会有很多个方向，它们也会成为“切片”的“

分片”，我相信中国的设计师会逐渐的把其他空白奖项填补

，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设计实验场地，为设计师的快速

成长提供了温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践这么多的项目，

这种高强度的锻炼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中国恰恰有这

个阵地，并且中国人很勤奋，很善于学习，很会将世界上好

的东西快速吸收过来，并加以创造，然后推广出去。 李先军

：您觉得这是项目获奖的社会大背景吗？ 朱育帆：是的，社

会背景很重要。这个项目获奖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代表某种

必然，即使我不填这个空白，也会有其他的设计师来填补这



个空白。因为在中国这么大的实践量中，虽然目前质量不高

的项目占大多数，但总还是会有些好的项目出现，而且肯定

会越来越多。 李先军：现在的住区景观尤其是别墅区景观设

计往往存在着盲目的欧陆风情，洋味十足，您如何看待这种

现象？ 朱育帆：我觉得住区景观风格的导向这取决于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设计师，一方面是客户群，现在某种意义上左

右这个市场趣向发展的是客户群，设计师往往处于被动的位

置，因为客户是出资人。开发商会选择好卖的类型，这是一

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专业领域由客户群来导向往往是一件

比较危险的事情，不符合专业的发展规律，比如说他们欣赏

西方的巴洛克风格，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去过国外，有了感动

，回国后就希望拥有这样的生活氛围，通常而言他们不会站

到世界之林的高度去看这个问题，也不会考虑是否应该在这

块地方出现这个东西，但从专业角度我们很清楚欧陆风情等

即使做得再好再地道也不过是一个“二等”的文化概念，这

个市场是会存在的，但不应成为主导，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

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后者。 但我相信大

家的观念都在往前进步，客户的观念也在进步，设计师也在

进步，当大家的观念都达到一定程度时，这种现象就会改变

。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走一些弯路，交些

学费，或者交很惨重的学费。但是，我认为中国这么快的发

展速度，这种学费肯定是要交的。 香山81 号院这个项目有两

个意义，一个是针对上述文化品位的专业引领，另一个是针

对目前处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生态危机中所表现出的对于“生

态”的矫枉过正而体现出的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漠视。 香

山81号院的构架具有一个非常传统的文化“内核”，它的理



论根基是中国传统的山居文化，但通过现代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想这是打动ASLA 评委的一个原因吧。传统给予了后辈坚

实的后盾，具有取之不尽的文化养分，尊重传统是我做设计

一贯坚持的原则，但同时我不会拘泥于传统，而是要看这个

场地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果适用的话，我会把传统的相关

东西转换为现代语言运用其中。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传统的界

定并不一定专指中国传统，也包括西方传统，放眼世界，在

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不应只是拘泥于对某一种类型的传统的

了解、体会和弘扬。 李先军：这个项目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决定了这个项目的特殊性，请问您在设计时是如何考虑与香

山背景和谐的？ 朱育帆：拿到项目时候，我一般会先到场地

去体验。当我第一次看到香山81 号院场地的时候，我感觉这

是一块很朴实无华的山麓地带，我不会选用一些比较“跳”

的语言，我希望这个设计是有厚度的，就是有一定的历史感

，这个“厚度感”不是那种很浮躁、很炫耀自己的风格类型

所适合表达的。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设计人。比

如我在做CBD 现代艺术中心公园这种商务类型的项目时，我

的设计仍然是比较淡定的，不花哨，山地项目更应该如此。 

当你去看山地的村落，会感觉很放松，因为这种村落不是设

计师一时刻意设计出来的，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有了这个

设计态度与香山背景和谐便不是一件难事。 李先军：ASLA 

这样评价这个项目：“景观设计师为这种项目制定了一种新

的标准。多户型住宅变得越来越重要，景观成为决定住宅舒

适度的一个关键因素。多种多样的植物与材料提供了很好的

视觉效果和兴趣点，让人乐在其中”。请问您在设计中是如

何实现美的视觉效果和美的体验的？ 朱育帆：我认为做设计



对整体性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你到我所有的项目里面都会

有一个感觉，就是整体性特别强，这种感受要好于局部的二

维图像，这个项目同样如此，这也是我的设计主张。在81 号

院，墙体是非常重要的，采用的材料也是产自北京山区的毛

石，我希望用它来塑造一种基调。而这个基调焕发的是山居

与生俱来的质朴气质，观者也自然就会有美的知觉感染。就

山居而言，从设计学的角度就会形成台地及其相关的基本语

汇，就看设计师如何去系统地把握它。 我比较推崇美国景观

设计大师丹凯利的一句话：“对基地和机能直接而简单的反

应是最有效的方式”，这句话其实很深刻，也代表了一种非

常基本的设计观念。但具体到项目地段，如何判断基地及其

机能，什么才是最好的简单反应则映射了设计师对设计相关

度的把握能力。81#项目场地很小，只不过两公顷左右，而且

除了只有一块2000 平米核心空地，其余基本上都是些边角料

，像国内遇到的地产项目一样相对于城市公共空间项目景观

师的操控余地收到场地面积很大的限制，这时采用简单明了

的设计方式更容易塑造到位的体验空间。 我认为景观师应该

向摄影师学习，因为摄影师首先是通过观察去发现，发现原

有场地中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去捕捉它，也是形成了创造，

我想景观师就是在摄影师工作的基础上再做一些事情，或增

加或减少，这是一种设计智慧。 李先军：听说您在1995 年10 

月获得第 32 届国际大学生风景园林设计竞赛一等奖，然后

是1996年12 月获得第8 届国际景园师联合会东盟大学生园林

设计竞赛一等奖，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而后

您来到清华大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清华学生

在2003 年和2007 年IFLA 学生的获奖，都与您密不可分。尤其



是03 年您指导的作品“20年内边缘的渐没”和“边缘上的记

忆：圆明园遗址保护”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好成绩，请

问咱们国内的学生在参加这些国际性的竞赛时，您认为有什

么好的建议或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朱育帆：我是过来人，既

当过运动员，也当过教练。对于竞赛，你如果处理的好的话

，是你获得机会的平台，也就是说假如你获得相应奖项的话

，你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是竞赛比较现实的一面。但同

时也应该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不能太过专注于竞赛，总的来

说，竞赛是一件很功利的事情，因为你参加竞赛就是为了获

奖，就像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就是为了拿奖牌一样，当人太功

利的时候，就会急功近利，失去长远的心智。 对于指导学生

，我就谈谈自己的心得吧。我指导学生竞赛的时候会告诉他

们不依靠我，应该更独立些，否则你会给他们一个错误的信

号：就是认为什么事情老师都会为他们考虑，这种想法是错

误的。老师仅仅是黑洞探寻过程中不时出现的那盏灯，我会

告诉我的学生，路是自己走的，但是我会在某个环节推你一

把。 一般而言我会在三个环节指导学生：第一，我可能在选

题上推你一把，因为选题很重要。如果选题不当，就会在起

跑线上落后别人，也就很难再追赶和超越，一般我会花很长

时间用在选点上，因为这很重要。第二，我会给学生指明大

致的方向，但重要的还是靠学生自己努力。我会定期给他们

看图，看有没有走弯走偏，以便及时给他们纠正。第三，在

收尾的时候我会指导他们的专业表达。 我认为中国的学生很

努力很睿智，参与量很大，对于IFLA 赛事更为专注，获得好

成绩也是付出的正常回馈。 李先军：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学生时期成绩很好，但成长后会变得不是那么让人满



意，这就跟中国的男足一样，国青、国奥的时候踢的很好，

但成长进入国家队后就不是那么好了，我想您如何看待这种

现象？ 朱育帆：我认为作为学生获奖和作为职业设计师获奖

性质很是不一样的，无疑职业奖是一个提升，从学生到职业

人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总的来说，竞赛是一个比较功利的

事情，甚至对某些人而言是“拔苗助长”。即使你拿到大奖

，你也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即使

你拿到了大奖，你只不过拿到了获得机会的钥匙。你拿了大

奖，便有了光环，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但后面的道路能否

成功，还是要靠个人不懈的努力。我认为当你获得荣誉的时

候，心态一定要平和，自知之明一定要有，因为这只是你人

生的一个阶段。 李先军：清华近几年的景观教学模式是怎么

样的呢？现在是不是有本科生教学？ 朱育帆：清华大学从03 

年成立景观学科后，在系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

大学前任系主任、著名景观建筑师Laurie D.Olin（劳瑞欧林）

教授和副系主任杨锐教授的带领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和进步，成为中国LA 教育事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当然这也

是与清华大学大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何况我们的景观学系背

后有建筑学院平台的强大支持。我认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

观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是同领域行业里面最累的，研究生在学

期间的学习强度是非常恐怖的，接近哈佛GSD，MIT 等国际

一流大学的教育强度，目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本科生均为建

筑学学士学位教育，景观学只有研究生教育。 李先军：最近

几年，中国先后有7 个项目获得了有号称“景观界奥斯卡”

之称ASLA 的认可，这是对中国景观设计学发展的最大肯定，

请问您如何看待近十年中国景观教育的发展？对中国景观设



计学科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憧憬和展望？ 朱育帆：ASLA 

作为美国国家LA 协会组织，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专业协会，

却为全世界的景观师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且这个舞台做得

非常开放和自由，评委每年更新也使评奖显得比较公平，体

现出美国人宽阔的发展视野和独到的理念。 当然ASLA 的授

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评委评选时是不组织去设计现场

的，当然这是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对于美国国内的作品这

一点影响不大，因为评委很容易获得相关信息，但对于美国

之外的作品评委对于景观设计作品作为空间艺术的判断就会

受二维图像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来，自奥姆斯特德时代开

始ASLA 对于世界现代LA 事业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力不言而喻

。 ASLA 奖项不断青睐中国作品说明了世界开始认识和认同

中国的价值。无疑，未来中国LA学科将会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规划设计师是很幸运的。获得成绩固然

很好，但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冷静，这样才能健康地成长，而

不是形成一种“暴发户”的心态。我去过国外很多的LA 高校

，我并不认为我们整体上具备与他们抗衡的实力。真正成

为LA 强国是需要整个社会具备一定的涵养以后才能达到的，

就是任何一个“切片”与大的社会都是有关系的。现在国势

抬头，事情很好。但要使这个行业成为领衔世界的行业，还

需要整体社会的进一步提升，因为任何一个行业是不可能脱

离社会的。 李先军：您认为这是不是与当今人们的价值观有

关系呢？因为我们在不断的破坏，在搞些“伪创新”，就好

比上期《新周刊》策划的就是关于“伪创新痛打落水狗”的

话题，我认为这需要去引导。 朱育帆：是的。我觉得我们的

学科应该引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尤其应该让我们的新生代



们知道哪些是他们应该真正拥有而不应轻言放弃的东西，这

个很重要。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此首先要认清前人

肩膀的力量。在变革的时代，人们往往视其为障碍而忽视它

的强大的后座力，毕竟我们拥有灿烂的传统文化根基，我们

需要继承和发扬，这个起点便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和尊

重。 我到欧洲深感其社会文化底蕴的基准值之高，文化氛围

蔓延到每个细胞，因此他们的设计创新一般不会出现低级错

误，这与整个社会的涵养有很大关系。你可以去翻开任何一

版人类历史中的文明篇章，无论是欧洲文明、美洲文明、非

洲文明还是亚洲文明，中国的、印度的、东南亚的、还是日

本的，这些国家地区的传统文化都是很优秀的，确实都是没

有好坏之分。遗憾的是，现代中国对于地大物博的古老文明

的破坏能力是惊人的，因为我们在大发展面前对于原有的东

西并不珍惜，很多人似乎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文化道德观和美

学认知判断。老的东西不断被毁坏，也不懂得如何去保护它

们，结果不是去亲手毁掉它们，就是事后发现其价值，再做

些伪劣的赝品，是做些没有根基的“伪创新”，最后我们这

个时代所作的东西在前人面前，在世界大视野下，倒是显得

那么没有文化，这与我们的文化古国地位极不相称，我曾经

去过一个名声很响的历史文化名城，而在这个城市里几乎已

找不到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大部分已经被毁掉了，我想这

跟我们丢失了我们的根不无相关。在此我应该强调对于本土

文化价值的弘扬，尤其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受过

非常正统的中国传统园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后来到不同于

母校的环境中工作，对于传统文化和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有

着较深的体会，因此尽管从表象上看很难在我的项目中找到



直白的传统元素，但却可以感到到古典的文化气质，这正是

我的设计主张，设计创新应该是设计师哲学的一种自然流露

。 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设计形式会随生活方式发

生改变，但我们的文化会传承。就像香山81 号院一样，山居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陶源明、谢灵运对此都有详细描述

，人本来就是从山林中走出来的到城市中生活的，人对山居

有本能的向往。唐代李翱的“山居七胜”提供了山居设计理

论的模版，其中“视远”一条是很有趣的，你可以视之为借

景观，81号院的地望恰好在玉泉山和香山鬼见愁的视廊上，

在设计中我就把“山居七胜”的中国传统山居文化以现代的

方式朴实地表达出来，所以说，这个项目的根基是传统的。 

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力提倡的生态价值观的导向无疑是必

须的，但同时确实不应忽视对于文化价值观的基本导引。 李

先军：清华景观系和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应该是在同

行业比较领先的，您认为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更好的引导学科

发展吗？ 朱育帆：我认为清华和北大是众多优秀的LA 院系中

比较有特色的两所，不好用“领先”来形容。我想多元是很

重要的，学科发展需要百家争鸣，每个学校都应有其鲜明的

特点。 李先军：最后，您能否谈谈自己的设计哲学？ 朱育帆

：设计态度决定表达方式，总的来说我的设计是比较素淡的

，我主张和倡导对于设计学中质朴性和永恒性气质的不懈追

求和理性把握。 我去年11 月份在《中国园林》上发表了一篇

关于尊重传统、面向未来的风景园林设计方法论的文章，里

面基本上反映了目前我的基本的设计哲学或设计观，其中“

介置论”也是我比较推崇的方法，我认为一个设计没有必要

喧宾夺主（至少不应都是所谓的“明星”导向），一个场地



可能更需要一种基调，这种基调给一个场地带来的东西往往

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你的设计才能整合更多的“不太和

谐”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设计行业的价值观似乎恰好与此相

反，有些一味的追求出新出奇，而并不问所以然。 另外，LA 

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与地（Land）相关的，相对而言，它更大

程度上是在横向上发展，因为土地是横向扩展的，从设计学

角度，横向发展和竖向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竖向发展是

能让你看得见的，而横向发展不一定是可见的，就是一个比

较“隐”的概念，横向发展建立的应是一种整合机制。 以上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设计观，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设

计哲学。我们的这个学科发展非常需要形成大的共识，也需

要各种思想并存的状态，正所谓“趋同存异”。 1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